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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奥成
功后一直都忙
得很，奥运会
开始前估计都
很难说什么时候

再有空了，但愿本届
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能有机会
找回个人空间，一享清静，处理一
些私人事务。”!'岁的何老说这话
时，言语之中依旧带着几分不确
定性。

#((!年 )月 *!日，举世无双
的北京奥运会奖牌“金镶玉”，一
揭开盖头就惊艳全球。要知道，这
其中凝结着何老的智慧和心血。
他说：“当时设计人员来征询我的
意见，我说一定要有中国特色。他
们犯难，说照规定奖牌一定要金
银铜制成啊。”结果，何老的点拨
让他们有了灵感：“我说，规定要
金银铜，没说只能有金银铜啊，我
们可以添加一些中国独一无二的
元素在里面。”

何老目前就和老伴梁丽娟住
在一起，他们的一双儿女各有住
处，因为怕影响到二老的工作，再
加上知道二老喜好清静，平时也就
偶尔来探访一下而已，与双亲还是
以电话方式联系居多。外人如果
不与何老预约，能打通他家电话
的，只能说实属“机缘巧合”，因为
两位老人时常要在国内外飞来飞
去，就算待在北京也是应酬不断，
一星期三天外出开会，三天外出讲
课，剩下的一天还得计划和准备下
一周的各种行程和工作，总也抽不
出一个休息日来。

*+('年，奥林匹克之火将在
北京熊熊燃烧。#(('年 '月 '日，
何振梁最想做的一件事又是什么？
除了能在 #(('年 '月 '日那天健
健康康地出席第 #%届奥运会开幕
式，何老还有个心愿，“假如身体能
够好一点的话，并且北京奥组委允
许的话，我想假如我能够举着火炬
跑一段，这将是我的梦想。”

#$%&'()*+,-.

"月的北京阳光灿烂，何振梁
与夫人梁丽娟在北京的家中欣然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何老这样描述与夫人的结合：

“这辈子我做了两个正确选择：一
个是入党；一个就是与丽娟结婚。
前者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是与国
家的尊严与民族的骄傲相联结的，
后者使我找到了漫长人生征途的
忠实伴侣。”

回忆起当年的相恋，梁老脸上
洋溢着幸福与自豪的神情：“我是
,%",年在团中央国际部工作时，与
同在这里共事的何振梁认识的。我
比振梁大两岁，当时是团支部书记，
振梁是团支部宣传委员。也许我们
两人性格、兴趣各方面共同的东西
太多了，在愉快地合作了一年多以
后，振梁忽然觉得我就是他最理想
的终生伴侣。他大胆地向我表达了
自己的感情。”
“我们毕生美满的爱情生活就

是这样有趣地开始的……星期天，
依旧是一起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
图书阅览室泡一天。婚后很长一段
时间，我们家没有油盐酱醋，宁愿
吃烙饼、烤白薯过周末。但是我们
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永远没有闲
得无聊的日子。谁都确信自己在另
一个人的心中，永远占有最好的位
置。我们两个很多想法相同，孩子
出生前性别未明，就已经为孩子们
取好了名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东
西———太阳和真理。”
“文革”中，梁丽娟先被打成

“叛徒”、“特务”，没过多久何振梁
也被打成了“修正主义黑苗子”和
“反革命”。此后，梁丽娟带着女儿
去了河南潢川干校；何振梁则带着
儿子去了山西屯留，一家人天各一
方，直到 ,%!,年落实政策后，何振
梁才调回北京。
梁老说，何振梁在家里是好丈

夫、好爸爸、好爷爷，我们两人连长
相都很相似，在家里两人常常异口
同声地说同一句话。梁丽娟原是人
民日报记者，早些年，报社派她去
英国工作，她征求何振梁的意见，
何振梁非常支持，一口答应她去英
国。在那几年里，何振梁把家管得
好好的。,%'&年离休以后，梁丽娟
就将自己后半辈的余生，与何振梁
从事的申奥工作紧密地结合了起
来。

蒙 特 卡
洛，何振梁的
伤 心 之 地 。
,%%- 年 % 月
#-日，北京遗

憾地以两票之差
负于悉尼，与 #(((年奥运会擦肩
而过。.-票，这是当年北京最后的
得票数，为了这 .-票，何振梁夫妇
走遍世界各地，遍访拥有投票权的
国际奥委会委员们，为北京争取宝
贵的支持。那段时间，何老夫妇空
中旅程累计可环绕地球 ,&圈，为
提防频繁空中旅行带来的不测，老
两口立下了“遗嘱”。

为什么北京第一次申奥会有
何振梁的爱人参与呢？这得从国际
奥委会委员们的习惯开始说
起———“委员们有一个传统，一般
夫人都会跟随丈夫一起参加一些
活动。一些会议的东道主都为夫人
们单独组织参观访问活动。”

为了争取到委员夫人们的支
持，当时的北京奥申委别出心裁地成
立了“夫人工作小组”。何老笑着说：
“枕头边的话有时候比任何人的话都
重要，所以夫人的工作一定很重要。”
于是，夫人梁丽娟便肩负起了这项重
要的任务。夫人们说，如果夫人有投
票权的话，北京不会落选。

梁老在谈起与国际奥委会委
员夫人们交往时说：在国外，当何

振梁必须泡在会场里时，她就去参
加一些何振梁顾不上的活动，尽可
能地同委员们的夫人打成一片。在
与委员夫人们的接触中，她不谈申
奥的事，而是与她们谈家庭、谈孩
子，在拉家常中增进了解。在出去
旅游时，她总是有意识地带上照相
机，给她们拍照留影，然后把相片
寄过去。就这样一点一滴的小事，
使她们成了好朋友。

,%%- 年 % 月 *- 日投票决定
申办权那天，何振梁心理压力极
大。梁老说：“振梁的心脏不好，我
怕他经受不了宣布结果时那一刻
的心理压力。一早起来我不仅给振
梁口服和外贴了防止心脏发病的
药，还在振梁口袋里放上急救的口
服药和喷雾剂。为了预防万一发生
什么情况需要紧急处理，头一天我
又把一份急救药交给了与我们交
情甚笃的日本委员猪谷，请他在会
场里帮忙照顾。”

梁丽娟不无感叹地说：“那天
大会后，振梁拖着身心交瘁的身
子，穿过拥挤的人群，感谢委员们
的抚慰。然后，他还要和工作人员
交流情况。回到房间后，他反复对
自己说，坚持住，决不能垮下。到了
深夜，当北京的女儿哭着来电话说
她难以接受这个结果，要我们多保
重并说她爱我们时，振梁再也抑制
不住自己，失声痛哭了起来。”

,%%' 年，时隔 "

年，北京再次向国际奥
委会提出申请承办
*++'年奥运会。许多
梦想，无数期待，再次

汇聚在一起，人们在企盼着奥林匹
克梦圆中国、梦圆北京。
第二次申办，根据国际奥委会

的新规定，委员不能访问申办城
市。何振梁利用他本身是委员的特
殊有利条件去访问委员，当面做争
取委员的工作。仅那年 * 月到 &

月，他们夫妇就到过 *+个国家和
地区，同 .%个委员面对面地进行
了亲切交谈。
“有人说你跟着老伴到处跑、

到处看不是挺好嘛！对他们的误
解我只能一笑。我老伴被称为‘最
年长的志愿者’。我得过心肌梗
塞，随身带着药。第二次申办我们
是拼了老命的，因为这也是我们
最后一次为祖国出力。我们在莫
斯科，分分秒秒都在做委员的工
作，在最后的关头，有些委员还在
犹豫，所以我们还要做他们的工
作。每天早上 !时我们先淋浴，让
自己清醒一点，吃早饭是一个竞
争的关头，到了餐厅，你要到这张

桌 上 做 工
作，到那张
桌 上 做 工
作。吃完早
饭在去会所
的路上也是做工作的时候。”在何
振梁的眼中，梁丽娟是一个无可挑
剔的完美妻子，他深情地说：“应该
说，娟子有娟子的事业，但为了支
持我，她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或者
说未能达到她预期的冲刺目标，除
了她对整个家庭的支持外，她对我
的工作也很支持。”

何老还说：“我太太出去从来
不戴首饰，也不打扮，就这么实实
在在。但她却获得各国体坛领导人
的夫人的尊敬，特别是历任国际奥
委会领导人的夫人对她尤为尊重。
在这些夫人眼中，她不仅学识超
人，而且待人非常真诚，这对我的
工作无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
用。”

梁丽娟与国际奥委会前主席
萨马兰奇夫人比比斯是非常要好
的朋友。比比斯去世以后，萨马兰
奇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梁丽
娟接连写了三封长信，由丈夫翻
译成法文寄给萨马兰奇。萨马兰
奇阅后深为梁丽娟的真诚感动，
在复信信尾署名不是“萨马兰
奇”，而是“胡安·安东尼奥”，这是
萨马兰奇的小名，一般只有家人
才如此称呼，可见梁丽娟在萨马
兰奇心目中的地位。

*++,年 !月 ,-日，北京在莫
斯科把第 *%届奥运会拥入怀抱。
一辈子为之奋斗的愿望终于实现
的那一瞬间，何振梁激动得热泪
盈眶。作为妻子，梁丽娟最懂得丈
夫此时的心情：“' 年前振梁强忍
着泪水，强迫自己微笑来面对世
界媒体，为的是要表现出中国人
不会被失败打垮的气度，而这次
振梁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任其流淌，完全是自由奔放地流
泪。申奥成功，振梁这辈子没有遗
憾了。”说起“!·,-”那激动人心的
一刻，两位老人的脸上同时荡漾
起了微笑。

“我想说的是，在我的心里，她不仅仅是另一半，也不仅仅是贤内
助，她是我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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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地
球的“夫人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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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愿
虽了人
未歇

"何振梁夫妇接受采访

"携手半生，风采依旧


